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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教授，亦

是《中國奇譚》總導演、《浪浪山小妖怪》

監製及藝術總監的陳廖宇，既是創作者，也是教育者，更是一名觀察

者。多重身份使他對中國動畫電影產業的判斷，既有產業一線的體感，也有學院

視角的冷靜。談起中國動畫的現狀與未來，他並不急於給出簡單答案，而是反覆提到「實

踐」「真誠」「自信」「多元」。在他看來，中國動畫電影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好階段，但真正

走向世界、走向成熟，仍需時間，也需要更多路徑各自生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圖︰網上圖片

扎扎根根實實踐踐 多多元元生生長長

陳廖陳廖宇宇 中國動畫的前路中國動畫的前路探 尋
中國動畫已走過百年。2022年，國內學界和業界聯手發起「中國

動畫百年」的系統性整理工程，陳廖宇也由此重新梳理自己對
產業歷史的觀察。他將這百年大致分為初創期、學習期，以及形成
自己風格的時期。他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上海
美術電影製片廠為代表的一批經典作品，構成了中國動畫第一次真
正意義上的風格高峰，也在國際動畫版圖上留下鮮明印記。」
但高峰之後並非一路向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

初，大約有近20年時間，中國動畫經歷了一個艱難的轉型期。改革
開放以後，外資、合資企業進入，原有體系受到巨大衝擊，行業格
局發生變化。而在近10年到15年，新一代動畫人成長起來，中國動
畫的產業配套逐漸成熟。「動畫和汽車行業有相似之處：不能光有
想法和設計，需要前期創作、中期生產、後期製作等各環節配合。
只有當流程相對成熟，資本願意介入，市場能夠給出回報，良性循
環才可能形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動畫尤其是動畫電
影，才真正進入了充分市場化的時代。
「從我自己的從業經歷來說，目前肯定是一個比較好的階段，甚

至可以說是最好的階段。」陳廖宇說。這個「好」，並不是說
一切都已完美，而是相比過去，產業終於有了更完整的鏈條、
更廣泛的人才基礎和更多樣的創作可能。不過，他清醒地看
到，當前中國動畫電影仍以國內市場為主。下一個階段，也許
是中國動畫人共同的目標：讓國產動畫電影更早走出國門，真
正從市場角度走向世界。

動畫出海需要一個過程
談到動畫出海，陳廖宇坦言，自己並沒有太多實際操盤出海
作品的經驗，因此只能站在旁觀者角度談觀點。但他認為，文
化出海包括動畫出海、電影出海，首先取決於一個國家在世界
上的綜合影響力，包括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國家影響
力具備了，具體作品才有更多機會傳播出去並產生影響，這不
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近年來，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正處
於不斷上升趨勢，因此每個中國創作者都有這樣的機會。」
而且，動畫天生具有打破文化隔閡的優勢。「真人電影往往
有很具體的文化背景、社會政治背景，不同文化之間的傳播天
然存在障礙。動畫則超越物理限制，靠想像力建構世界，可以
很具體、很真實，也更容易找到與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
流的方式。」但機會不等於捷徑。陳廖宇強調，出海不能着
急，需要不斷實踐、反饋、再實踐、再修正。「過去中國動畫
有沒有出海作品？有。但有時可能是出於獵奇，或是個體現
象，不可複製。」現在講的出海，是「整體」上的出海，不能
靠空談，也不能總琢磨「外國人喜歡看什麼」。
他以一個教育中的切身觀察為例。作為老師，他的很多學
生都出國留學。他認為出國留學的核心作用，是能打開文化
壁壘，置身於更多元的文化語境。「在國外學校，一個班裏
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不同國家。學生在那裏上學，是在全世界
不同的文化的語境中成長。」通過學生的反饋，陳廖宇發
現，如果作為創作者去主觀判斷海外觀眾的審美偏好、或
者刻意迎合某種敘事框架，結果往往徒勞。創作者應該把
自己視為一個平等的、完整的世界中的一員，以主觀性
的姿態融入全球文化生態，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是自然而
然，而非刻意逢迎的。他強調，「出海」不能被工具
化地作為超越創作本身的目的，創作者更不能陷入
「猜測海外受眾偏好」的被動邏輯，這絕非高層次、
主體性的文化輸出。真正有主體性的跨文化交流，是
一個無法按下快進鍵的長期過程。

應培養學生認知審美
作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陳廖宇對院校培養與產業需
求之間的關係有切身體會。他談到自己有雙
重身份：做電影時，站在用人角度看，會覺
得學生的創作和產業需要存在脫節；回到學
校老師身份，又會覺得現在產業裏一些作品
認知還需提高。現在總有批評認為學校培養
的學生不好用，但他對當下流行的「大學要
趕緊適應產業」的說法有所保留。
「現在中國的大學是歷史上最謙虛的時
候。」陳廖宇笑說。「大學天天自我反省，
說公司反映培養的學生不符合他們的用人需
要。可如果社會需要什麼、公司覺得什麼樣

的員工好用大學就培養什麼，某種程度上浪費了國家花巨大資源交給
大學的任務。」他認為，大學更重要的責任，是培養出「在認知和未
來長遠可能性上，能夠改變行業或者至少對行業有改變作用的人」。
如果大學只是把公司的需要作為目標，他們想要什麼樣的員工，明天
大學就開對應的課，這是錯誤的道路，只會越走越遠。
他尤其談到AI時代對大學教育的衝擊。「以前批評大學最愛用的

詞是『眼高手低』。現在仔細想想，如果真能培養出眼高手低的
人，其實是不錯的。最大的問題是『眼不高』，這才可怕。」在這
個時代，工具的高度發展可以替代部分「手」的功能，但是更高的
審美、更深刻的思考、更敏銳的認知，才是無法被AI替代，也是大
學真正應該教給學生的部分。

AI會解放手繪
AI是當下動畫行業無法迴避的話題，它會改變動畫行業的未來

嗎？陳廖宇的判斷是：「它會改變，也不會改變。」這聽起來矛
盾，實則是AI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他指出，AI剛剛出現時，完全

沒有產業基礎的人，也可以藉助AI做出獲獎
作品，這是很大的改變，也是一件好事。「不
只是AI，任何新技術、新工具、新方法剛出現
時，都會帶來巨大改變。因為有人掌握了、有人
沒掌握，掌握的人和沒掌握的人之間產生差距，使
得以前不可能的事變得可能。但是不用多久，AI就會
變成所有人的日常。你做動畫用AI，我也用AI，我們
又回到同一起跑線。AI背後的大模型最終也通向幾個相
同的服务器。最後比的是誰的認知高、審美高、創意好、判斷
力強。你用什麼支撐構思、判斷、選擇，這才是關鍵。」
那麼，在AI時代，堅持手繪是否還有必要？陳廖宇認為，AI反而

會解放手繪。「人類發展一直有兩條線：技術和藝術。技術會不停
更迭，新的代替舊的，先進的代替落後的。但藝術不是技術，不是
先進代替落後。繪畫作為記錄手段、呈現手段，早就有很多替代方
式。一百多年前攝影術出現時，有人認為繪畫走向了終結，但事實
不是這樣。藝術從不是先進代替落後，藝術的存在價值不可替代。

新技術反而會解放舊藝術。」他以毛筆為例：就像古人用毛筆
寫字，後來發明了鋼筆、鍵盤後，生活中很少有人用毛筆寫
信。但毛筆字沒有消失，它反而作為一種藝術流傳至今。「當
毛筆寫字不再成為生活中的功能性存在時，它就獲得了解放。
手繪功能能不能被AI代替？肯定能。但一個生命體、一個活
生生的人畫出來的作品，這種方式本身就體現了藝術存在的價
值。就像AI能模擬人唱歌，但人還要唱歌。只要生命體還
在，跟生命體有關的一切就不可能被替代。」
近年來，二維動畫與傳統工藝美術風格作品數量遞增，且在
年輕受眾群體中展現出極高的接受度。《中國奇譚》《浪浪山
小妖怪》等作品的成功，更促使水墨、定格等傳統工藝美術形
式重回大眾視野。這一現象的本質，是動畫藝術向其「藝術本
源」的深度回歸。陳廖宇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隨着
電腦和數字技術的普及，全世界的動畫風格其實是在變少的。
因為技術太方便了，創作者難免會產生依賴，甚至連很多二維
動畫也開始借用電腦特效。追求便利是人的天性，但藝術的價
值從來不以『效率』為標準。 這30年來，大家都快忘了，動
畫在本質上其實是一門『材料的藝術』。」他續說，在上世紀
九十年代之前，全世界的動畫短片可以說是百花齊放。沙子、
鐵絲、棉花、黏土……只要能想到的材料，都能被創作者拿來
拍動畫。「我們做《中國奇譚》，並不是為了標榜自己開創了
什麼，而是想提醒大家：動畫不只有大家每天看習慣的那幾種
固定模式，它原本就有着無限的可能。」

商業不能逆推創作
《中國奇譚》作為近年來中國動畫的現象級作品，其「短片
孵化長片」並聯動IP、授權、遊戲、流媒體等全產業鏈的商業
模式，展現了國漫IP系統化開發的全新路徑。這對行業有何啟
發？陳廖宇指出，商業化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好作品，裏面
有好的故事、好的人物塑造，再加上好的商業化運營開
發。如果沒有好作品，再專業的商業運營只會變成空中樓
閣。「現在要杜絕的是動不動就『逆推』。片子還沒
做，就想着將來的賣點是什麼、怎麼打造IP，這固然重
要，但創作時過早載入太多目的，反而會影響作品的
真誠。商業運營講利益，而作品打動人是靠情感和真
誠。兩者雖然存在重合，但如果不能平衡就會產生衝
突。創作者不一定能做出一部完美的電影，但可以保
證做一部真誠的電影，在技術上完成度越來越高，在
情感上真正為觀眾着想，最後加上專業商業開發，這
才是正確的開發路徑。」
如今，各大流媒體平台紛紛推出多元化的動畫扶持

計劃，在陳廖宇看來，流媒體平台對行業最核心的價
值，應該是對於高素質觀眾群體的培育。他以自身與嗶
哩嗶哩（B站）的合作為例，在深度合作前，他並非該
平台的核心用戶。但隨着作品的入駐與互動，陳廖宇發現
B站構建並聚集了一批具備高審美、懂動畫且深諳電影語言
的觀眾。陳廖宇認為，B站展現出極高的文化包容度——海量
的藝術片、冷門片皆能在此找到。更為難得的是，平台上的內
容創作者在上傳小眾作品時，往往會附帶極為專業的背景知識
普及。「我認為優秀流媒體平台最核心的競爭力在於：只要作
品本身足夠優秀，無論其切口多麼垂直、風格多麼小眾，在這
樣的生態裏都能精準地找到其受眾。」

日前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中國內地
電影展2026」，開幕電影為《浪浪山小妖怪》，

陳廖宇藉此來到香港與香港觀眾交流互動，他說，來香
港交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更多了解香港動畫。陳廖宇認為，

推動香港和內地動畫產業的合作，關鍵在於加強兩地青年動畫人才
的交流。「我期望未來能創建更多機制，常態化地舉行兩地青年的動畫

作品展示與共創活動。」更具體而言，從其本職的高校教學出發，他建議
推行兩地大學生的短期交換項目——例如，選派香港學生赴北京電影學院研

修一個學期，與內地學生並肩進行聯合創作；同時選派內地學生赴港，在不同
的文化氛圍中打開眼界，共同孵化作品。

採訪最後，問題落在一個宏大的問題上：中國動畫電影已經走出一條屬於自己
的路了嗎？陳廖宇笑着說︰「這個問題本身屬於舊時代。我們總想總結是不是走
出一條路，但這個時代是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成功標準是多重的。我們談及上
世紀八十年代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經典片時，可以說那時在走出『一條路』。
因為那時只有一個上海美影廠，美影廠幾乎構成了中國動畫的全部圖景。但現

在不一樣，在創作者群體高度分化的今天，大家各自
探索各自的道路，恰恰形成百花齊放的創作生
態。」陳廖宇強調，「今天不要有任何人站起來
說，我要給動畫電影指出一條路。那毫無意義。
中國動畫的未來，應該由無數條不同的路交織
在一起。我們的產業裏，不能全都是商業
大片，很小眾、很有想法的獨立藝術短
片，同樣應該有它們的位置和生存
空間，誰也替代不了。」

特稿加強兩地青年動畫交流

●●《《中國奇譚中國奇譚》《》《浪浪山小浪浪山小
妖怪妖怪》》等作品的成功等作品的成功，，更促更促
使水墨使水墨、、定格等傳統工藝美定格等傳統工藝美
術形式重回大眾視野術形式重回大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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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近年來，，二維動畫與傳統工藝美術風格作品數量遞增二維動畫與傳統工藝美術風格作品數量遞增，，且在年輕受眾群且在年輕受眾群
體中展現出極高的接受度體中展現出極高的接受度。。

●●陳廖宇說陳廖宇說：「：「動畫不只有大家每天看動畫不只有大家每天看
習慣的那幾種固定模式習慣的那幾種固定模式，，它原本就有着它原本就有着
無限的可能無限的可能。」。」 記者丁寧記者丁寧攝攝


